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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与

社会心理关系研究

丁柏铨

摘　要：按普列汉诺夫的说法，社会心理即 “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笔者认为，如同在经济基础与思想体

系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一样，它在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舆论之间也发挥着中介作用。重大公共

危机事件常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心理。新媒体及新媒体语境与社会心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重大公共危

机事件发生后的情况下，新媒体及新媒体语境与社会心理之间更是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新媒体语境中重大

公共危机事件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心理底蕴。在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要十分注意对社会心理进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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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社会心理会受制于新媒体语境而发生相应变化，
并进而影响舆论的起落和走向。如果不是就事论事地看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说，新媒体语境实际上
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或悄无声息地、或大张旗鼓地在多个方面改变了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改
变，既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中得以折射，又反过来影响新媒体语境。
应该说，这是多因子关系研究的一项课题：既须研究新媒体语境中的社会心理，又须研究社会

心理对于在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的影响，还须研究新媒体语境、社会心理与重大公
共危机事件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面，实际存在着如下四者之间的关系：新媒体语境、重大公
共危机事件、社会心理、舆论。对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而言，其 “受力点”有：事件本身、新
媒体语境、社会心理。事件与舆论相互影响。有因事件而发的事件舆论，也有因舆论而成的事件即
舆论事件。新媒体语境与事件舆论的关系，一直是笔者持续不断探索而且已经有过较多论述的一个
问题，在这里不作赘述。社会心理在新媒体语境中会有所变异，遇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更是会有所
凸显。它既受制于新媒体语境，又影响于新媒体语境；不仅如此，还会使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呈
现出与非新媒体语境中、社会心理未呈变异时不一样的情况。
在如上复杂的关系中，本文将着重探讨两个问题：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社会心理

的关系；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其中，对前一个问题的探讨是对
后一个问题的探讨的基础；对后一个问题的探讨是对前一个问题的探讨的发展。

上篇：对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社会心理关系的观照
我们先来对新媒体语境中发生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社会心理的关系进行论析。在此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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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可避免地涉及事件舆论。

一、社会心理即 “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
意识形态又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总是说社会经济状况归根到底对社
会意识形态具有决定作用，在两极之间有许多 “中间环节”。恩格斯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 “归根到底”的 “决定作用”的提法。这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状况对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决定作
用，但这种决定作用往往并不全然是直接的，说 “归根结底”的 “决定作用”相当精准。二是关于
“中间环节”的思路。恩格斯认为：在社会经济状况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 “中间环节”，这
既符合实际情况，又可以把问题阐述得更为透彻。
文艺理论家童庆炳通过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普列汉诺夫在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中间，加了一

个 ‘社会中的人的心理’，后来简称为 ‘社会心理’。”［１］笔者由此受到启发，形成了如下认识：社会
心理即 “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社会中的人的心理”既有群体的人的心理，也有个体的人的心理；
群体的人的心理由个体的人的心理集合而成，更多地体现出共同性和共通性；能够在经济基础和思
想体系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社会心理，不是单个人的个体心理，而是数量众多的人的群体心理。普
列汉诺夫将社会心理看成是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之间的中介，这一见解颇有道理，对我们进行新媒
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与社会心理关系研究很有裨益。
普列汉诺夫以上论述给人的启迪是：社会心理往往可以作为两个事物之间的中介而存在。经济

基础作用于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双向过程，常常离不开社会心理这一中
介。与此相似的是：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作用于舆论和舆论反作用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其间，也常
常存在着社会心理这一中介的作用；在新媒体语境中，情况就更是如此。

二、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心理

也许可以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其本身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并由此影响为
数不少的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和心理活动方式，抑或使之形成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重大公共危机
事件发生以后，广而言之，存在两类人。一类是处于事件中的人 （死伤者及其亲属，在事件现场受
到惊吓的人），上述人们中除逝去者，对事件均有着切肤之痛。这类人受到了肉体的伤害，抑或精
神的伤害，抑或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另一类是特定事件之外的社会公众。他们更多地是以事件
关注者的身份，了解信息、表达意见、参与舆论。此时，为数不少的社会公众，从总体上说能保持
较为正常的心态；但在局部时段、局部空间，以下社会心理在形成或滋长：（１）由于种种原因，人
们对政府部门、机构发布的某些事件信息不甚信任，持有保留态度 （这种情况时有所现）。（２）由
人及己，从他人的遭遇中萌生出震惊感、恐惧感、孤独感、不安全感。 （３）易无端抱怨、莫名窝
火、动辄冲动，有时不免产生乖张心理。（４）在心理世界中，非理性的因素和极端性的认识有所增
加，有时会越出正常思维和正常心理的轨道。（５）属于自我暗示的心理现象频发，凸显出人性脆弱
的一面。上述五种心理现象，其实是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形成的次生灾难，严重程度甚至不亚于危机
事件对人们的肉体和财产的摧残。
作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近年来美国屡屡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社会心理的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美国民众的 “谈恐色变”，在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５日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遭遇的恐怖袭击中，
在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２日奥兰多恐怖枪击事件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平静的生活和心境被打破，谈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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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事件即惊恐万状，这种社会心理主要源于２００１年的 “９·１１”事件。
在我国２００３年的ＳＡＲＳ事件中，虽然政府关于疫情信息的公开，以４月２０日为界区分为两个

不同的段落 （４月２０日是中央政府处分公开疫情信息不力的两名高官的日子）；但公众对相关真实
信息的需求心理是前后一贯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对真实、权威、可靠的信息的期待比
平时更迫切，并形成了 “谣言止于信息公开”的共同性认知。上述属于社会心理范畴的内容持续至
今。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的汶川地震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极大，造成了对人们心灵的强烈震荡。在这场
特大灾难中，政府和新闻媒体坚持及时、充分、透明地披露事件信息；在以正确的导向引导舆论的
同时，在引导社会心理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信息公开，既应是政府和新闻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之所
为，同时也是公众永久性的心理需求，因而又是对社会心理进行引导之所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心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三、社会心理与新媒体及新媒体语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新媒体语境是一种特定的话语环境，折射出社会的政治生态和舆论氛围。在正常情况下，新媒
体及新媒体语境与社会心理就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的非正常情况下，两者
之间更是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

（一）在正常情况下新媒体及新媒体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心理
其一，新媒体语境中的多元之状影响社会心理。在新媒体语境中，人们的观点意见多元、价值

观念多元、思维方式多元、心理状态多元。人们在听取别人的意见时，可以有多种来源，可以做多
样选择。与此相联系，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再是简单的、直线式的和非此即彼的，思维结果也不再是
唯一的、可以用标准答案来框定的。这并非一味的消极现象。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
新媒体语境中，意见相同或接近的人们，又很容易形成网络集群乃至群体极化现象。
网络集群是在网络空间中，由诉求或旨趣相同或相近的人们聚集而成的特殊群体。这样的集

群，会采取自己特殊的集群行为。有研究者说：“在非预期的特定阶段内，一定数量的相对无组织
的网民针对某一社会问题，以网络为平台来表达共同诉求而产生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群体集聚，称为
‘网络集群行为’。”［２］网络集群行为，与网民在新媒体语境中特定的心理、心态紧密关联。“一件网
络突发事件可以引起众多网民的关注和参与，其由网络舆论发展为网络集群行为中间必定经历了一
个发展壮大的过程。首先是议题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网络讨论的不断深入，议题从最初事实层面
上的探讨上升到价值层面，表现出强烈的泛政治化的倾向。接着是信息在群体暗示与群体感染下迅
速传播。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任何事件的阐述与评论都存在情绪性甚至成为部分网友情绪发泄的平
台，有可能让事实本身变得面目全非。在暗示与感染机制作用之下群体成员相互模仿，网络群体犹
如处在现实状态下集合的群体，每一个个体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快形成群体意见。”［３］这一段
论述，大致描述了网络集群行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其中，社会心理的演进脉络清晰可见。
所谓的群体极化，是指 “团体成员一开始就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一方继续移

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怀特指出，电子邮件、搜索引擎和网络聊天室 “提供了一种便利条件，
使相同目的的人集结起来，令分散的敌意更加明确，也能够动员致命的武装力量”［４］。“动员致命的
武装力量”，这当然是一种戏谑说法和极端现象，但意见相似或相同者通过网络得以集聚，比非网
络状态中的孤立无助更容易采取极端行动，这也是事实。
其二，新媒体语境中的猜疑之风影响社会心理。在新媒体语境中，人们敢于对政府相关部门、

对某些执法机关提出正当的质疑，这是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一种方式，是人民 “四权” （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保障和有所扩大的表现，应当得到肯定。但与此同时，网民中的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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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之风也在逐渐增长。对此，不能不加以理性关注。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质疑和猜疑并不是一回事。两者之间的区别，从理论上不难厘清。质疑，

有时为质询，是对信息真伪的辨别，是对事件真相的探求，是对导致结果的原因的深究，是对现象
背后本质的追寻，往往不乏理性思考；而猜疑，其心理基础则是由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引起的人们
的主观臆测和由此及彼的猜测、联想，表现出公众对有关主体提供的事件信息的不信任情绪。在现
实生活中，公众对于某些政府部门、执法机关所提供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缺乏信任感，其
中，既有质疑，又有猜疑，两者经常夹杂且相互转化。例如，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２日天津港爆炸事件发
生以后，有关方面在１２天中先后举行了１４次新闻发布会；而在前面若干次新闻发布会上，政府有
关部门或者有关机构的某些负责人，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回避要害问题，说辞前后矛盾，不合通
常逻辑，难以令人信服。———由此，质疑和猜疑就混杂在一起了。

其三，新媒体语境中的暴戾之气影响社会心理。新媒体语境是公众受到的管束相对较少和较
小、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畅所欲言的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中，人们可以听到不加掩饰的真心话、大实
话，也可以听到在现实语境中难得听到的逆耳话、刻薄话，当然也还可以听到各种表现出极端情绪
的过头话、极端话。然而，无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在新媒体语境中，一些网民的暴戾之气、之语
也是相当突出的。正如人民网评所说：“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网络舆论 ‘愈战愈勇’，搅动社会
人心；而官方媒体屡屡 ‘失明’、‘失语’，容易陷入新的一轮思想僵滞。‘自为’的民间舆论场，时
现乱象，网上谣言满天飞，哀伤太多，戾气太重；‘自律’的官方舆论场，则趋于自我边缘化，而
政府的公信力持续流失而致贫血。”① 一部分公众是利益受损者，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积怨 （往往
由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求职难、求好环境难、求食品安全难等引发更大的怨气），网络则是
他们宣泄情绪的重要渠道。在宣泄情绪的过程中，怨气、戾气混杂，戾气自然难抑。当然，不排除
网络空间中也存在一部分专事挑唆之事的人，他们以激化戾气为己任。

那么，新媒体语境中的暴戾之气对社会心理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在笔者看来，大致有如下三
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使社会心理中的理性成分陡减，一些人变得很任性，任意而言，信口开河，破
口大骂，说话没有节制、不顾后果、不负责任。二是图个人痛快的心理滋长蔓延。图一己、一时之
痛快，任个人情绪倾泻、宣泄，而不顾事实的真相和他人的感受，这样的心理状态已经不是一种孤
立的存在。三是互相效仿、互相攀比，比谁更任性、率性，“你戾气、我比你更戾气”的现象时有
发生。

（二）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新媒体及新媒体语境与社会心理更是有着紧密联系
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以后，当有对政府不利的传闻在社会舆论空间中流播时，“宁信其有、

不信其无”的说法和 “任你政府部门怎么说我都不相信”的情绪，都颇有市场。政府的公信力毁于
某些政府部门自身的现象确实存在，这是政府有待改进和提高之处；然而，前述说法和情绪，既不
合乎真理、也不合乎理性，这是一部分公众有待从心理方面改进和提高之处。

新媒体语境是众声喧哗的语境。众声喧哗折射出社会心理的繁复驳杂。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
后，社会心理的繁复驳杂程度和社会舆论的众声喧哗程度同步剧增。不仅如此，公众的意见因在共
同的空间中表达、传递、碰撞，从而有机会产生化学反应甚至核反应；而他人的意见和特定主体身
处其中的话语氛围，又会把特定主体自身深层次的心理因素调动出来，使他人的和自身的、历史的
和现实的心理内容叠加在一起，共同进入到社会舆论的层面。如此看来，众声怎么可能不喧哗？！

传播学中有一理论名为 “沉默的螺旋”。该理论认为：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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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因为害怕孤立，他们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他们会保持沉
默。有研究者依据新媒体语境中的情况提出：“社会化媒体时代，‘不沉默的’才是大多数。”① 即：
大多数人由沉默变得不沉默。这就与上述理论完全相对而行了。事实上，在传统语境中，大多数人
之所以选择沉默，其心理内涵是：想要避免在意见说出后因不被认同而陷入孤独和孤立的境地。在
新媒体语境中，情况则有所改观 （如果遇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情况就更是陡变）：原先的沉
默者，因手中握有麦克风而不再甘于和不再害怕寂寞。而他们在发声之后，在广阔的舆论空间中，
也不再担心没有应和者、附议者。“沉默的大多数”，或大多数由原来沉默到现今在新媒体语境中变
得不沉默，从一个方面说，是传播学现象；而从另一个方面说，又何尝不在深层次上涉及社会心理
层面的内容呢？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对此进行解读，可望达到对问题进行观照、分析的更深层次和更
高境界。

下篇：对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与社会心理关系的考察
如同社会心理是社会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一样，它同样也是 （新媒体语境中）重大

公共危机事件与舆论之间的中介。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在舆论中得到反映，或者说社会公众围绕重大
公共危机事件形成舆论，其实都会经由社会心理这一中介；事件舆论又会反过来经由社会心理而作
用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舆论的关系，既有直接发生相互作用的
情况存在，又更多地通过社会心理这一中介而发生双向作用。社会心理不光对舆论有影响作用，而
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也有影响作用。在此过程中，无所谓哪是正作用、哪是反作用。舆论的发
酵、感染、激变，主要是在社会心理层面或通过这一层面实现的。

一、事件舆论受到社会心理的制约和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舆论是众议，是众人对特定议题的意见表达和广泛议论。就参与舆论的个体来考察，公众的意
见表达，与有话可说的内容层面不无关系，而同时又与要说和想说的心理层面密切相关。这说明，
舆论受到社会个体心理的制约和影响。再就参与议论的公众来考察，众所关注的舆论题材和话题，
往往也就是在社会群体心理驱使下趋热的题材和话题。得到社会群体心理普遍呼应的舆论题材和话
题，是不可能不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的。
那么，作为众议的事件舆论，在哪些方面会受到社会心理的影响呢？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其

一，在 “议什么”中体现关注，表现出社会公众的兴奋点；其二，在 “怎么议”中显露态度，显现
出对特定的论题内容作出何种评价。
遇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对这些事件予以关注，这是社会心理使然。可以认为，这里存在的是

“必选题”。社会心理中包含了公众知情欲望的内容。事件越是重大，公众的知情欲望就越是强烈。
一方面，不排除好奇心及 “别人知道我不能不知道”、“对别人的谈资我一无所知就显得比别人矮了
一截”的心理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公民，也对处于灾难中的人表现出应有的责任。我们经常
可以感知受此种心理驱使的一类舆论的普遍存在。
在正常情况下，以什么样的素材为舆论题材，以什么样的题目为舆论话题，这是一个 “任选

题”。其间，起作用的是社会生活中的推崇心理 （对某些人事的推崇）或贬抑心理 （对某些人事的
贬抑）。据有关媒体报道，２０１６年５月，南昌铁路局职工、一对新婚夫妇在洞房花烛夜干了一件非
同寻常的事：新郎官由新娘子陪着抄中国共产党党章。最初的传播者是按对正能量的理解披露此事
的；但此事经传播以后，舆论中不乏将此事解读成 “作秀”者，并加进了调侃的意味。舆论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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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被注入了信息披露者始料不及的内容，这是社会心理内涵足够真实的表征，同时也是社会心
理对舆论有所制约和有所影响的证明。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明：社会心理有多丰富，社会舆论中
的意见和话语就会有多丰富。
从理论上说，社会心理对于事件舆论也还应该能发挥一种作用：过滤。事件有关信息足够透

明，主体辨析能力足够高强，社会普遍心理足够坚强———在此情势下，谣言在舆论空间中无法存
在、更无法发酵。这是社会心理和社会舆论所应达到的境界。应当说，在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事件的后
半期，在整个汶川地震中，社会心理及与此紧密联系的社会舆论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一部分固然有其偶然性，但围绕它们形成的

舆论和全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一起，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心理，则是确定无疑的。

二、新媒体语境中社会心理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及其舆论的影响

我们不妨通过一个案例，来分析新媒体语境中社会心理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及其舆论的影响。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０日凌晨２时，有人传言，在江苏响水陈家港化工园区，“化工厂发生泄漏，即将爆
炸”。直接导致化工园区周围陈家港、双港、南河、老舍四个镇区４０多个村庄的数万名群众自发转
移。随后经响水县政府全力辟谣，凌晨６时左右，群众开始陆续回家，事态得以平息。但意外还是
发生了，双港镇塘港镇村民在逃离过程中由于慌乱，发生交通事故并导致４人死亡①。值得注意的
是：无此传言，并不会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一则传言，引发了一起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这与
在多数情况下由事件伴生谣言的情况并不相同。然而，在新媒体语境中，传言和谣言有生存的土
壤，有流播的市场。对此，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在这里，一则传言被疯传，迅速成为舆论的一种有影响力的特殊形态。它被众多的人议论、传

播，被万众用作 “大逃亡”行动的依据。事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那样发人深省：如此多的
人，怎么就会轻信一则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根本经不起稍加推敲的传言，而采取了失去理智的、近
乎疯狂的 “大逃亡”行动呢？求生固然是人的本能，就此而言，无可非议；众人为逃生而演绎了
“大逃亡”事件，似乎也完全可以理解。但事件的发生，其深层次的原因不是传言具有什么高明的
伪装性和很强的欺骗性，而是当地民众的社会心理确实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在政府辟谣和民间传言
中选择了后者，由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缺少对莫名其妙的传言的识别能力和抵御能力，是社会心
理普遍存在的缺陷；平时没有筑就抵御传闻的心理防线，或所筑就的心理防线不堪一击，是教训的
特别惨痛之处。
此事对政府来说也是有教训的。响水民众轻信传言而进行 “大逃亡”，这是在政府不断辟谣的

情况下出现的悲惨事件，同某些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出现后信息被故意遮蔽的情况有别。政府的权威
发布如何在与传言的交锋中胜出，政府部门和有关机构如何在关键时刻针对社会心理有效发声，平
时如何铸就自己的无可动摇的公信力、权威性，响水万众 “大逃亡”事件给我们的政府留下了必须
作出回答的思考题。

三、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与社会心理底蕴

在新媒体语境中，原本丰厚的社会心理底蕴，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及其舆论面前会显得更加丰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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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矛盾：信息碎片化与事件复杂性带来的心理纠结
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社会心理的内涵较之平时更为丰厚。关于重大公共危

机事件的信息，数量众多、铺天盖地，然而有不少是呈碎片化状态传播的。这固然便于传播也便于
接受，但对公众心理结构产生的不良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使许多社会成员对于事件的认知趋于简
单、肤浅。信息的碎片化和事件的复杂性，形成了一组结构性矛盾。需要基于众多碎片化的信息，
对事实、对事件进行还原和解读，并从中找出事物之间的关系链 （包括因果链）；需要做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工作。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公众中的不少人由于各种
原因，没有进行过这样一项还原工作和深挖工作。这就使得他们对事件的认知不免停留于表面，且
体现出片面性。其结果是：在新媒体语境中，公众比在传统语境中更容易从众。
有研究者认为：“表达方式和内容模式的简单与否决定了思想的浅薄与丰盛，而这最终决定了

人们的思考方式和思维模式。所以，如今看似一切为人 ‘着想’的各种 ‘傻瓜式’媒介 （如新闻聚
合客户端），让内容的 ‘表达方式’变得越来越简单，尤其是新的媒介形式要求表达字数尽可能简
短，符号化代替了文字，随意的只言片语代替了对文字的斟酌。与此同时，技术带来的新媒介形
式，并没有真正整合起人的碎片化时间，而是让人的时间和空间更割裂。”其实，事件信息的碎片
化呈现，在不少人那里，在许多情况下，不仅割裂了其时间和空间，而且割裂了其心理认知，割裂
了其意见表达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舆论。

（二）复杂：新媒体语境的构成本身所形成的心理分区
新媒体语境本身自有其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可以追溯到由新媒体技术平台所形成的群体分区乃

至心理分区。有研究者分析指出，基于新媒体技术平台的弱势社群的产生，本身就源于制度性的缺
失和社会中间组织的严重发育不良。在作者及课题组成员为期两年多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９月）
的观察中发现，以腾讯ＱＱ群为平台，体制外自发的弱势社群大部分以网上闲聊为主，虽然不乏告
知、倾诉、分享等功能，但这类 ＱＱ群通常处于松散、无序的状态，活跃度不稳定、人员流动性
强，缺乏集体的整合力和行动力。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另一类集群型的 ＱＱ群———即由多个群组成、
有一定层级形态的ＱＱ群系统 （如设有总群和分群系统），它们有明确的发起者、较为严格的管理
者，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具体的目标或宗旨和集体的线上、线下行动， “这一类网络社群”即为
“网络自组织”①。这样的技术平台分区的情况，也还应该出现在网络的其他空间之中。
在这里，姑且不论这位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但笔者认为，其思路是还很有启发性的。

在新媒体的不同技术平台上，聚集着不同的人群。进而言之，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又存在着差别，
随之而来的，是围绕事件所形成的舆论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 （有时候的差别并不一眼就能觉察）。
这就是说：在由新媒体技术平台所形成的不同场域中，社会心理的分区和区分是客观存在的。这给
社会心理在网络空间中的呈现带来了相当的复杂性。受此影响，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就呈现为更
加复杂的形态。

（三）趋同：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不易达到的心理境界
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为公众摄取信息提供了方便条件，但同时也为信息认同和与此紧密联系

的舆论趋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认同是心理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认同，首先需要特定主体对事件
信息的真伪进行甄别，而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有人对天津港爆炸事件中的瑞海集团的背景，进行
穿凿附会的解释，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此说错误之前，人们又难以否定它。因此在海量信息面前、
在众声喧哗的语境之中，人们要想做到明辨是非善恶、在此基础上择善而从，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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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中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和意见，这本身并非不正常现象。在新媒体语境中，完全没有必要提
出舆论一律的要求。但各种意见和声音最终向事实真相靠拢，向真理性认知靠拢，向公平正义靠
拢，防止舆论产生撕裂社会的负面影响———所有这些，应该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苛求和不合规律的
妄断。可是，如果不是从社会心理层面认识和解决问题，以上 “三个靠拢”和 “一个防止”，又并
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

四、在引导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时要注意对社会心理进行引导

在分析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和舆情并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时，应该增加如下环
节和步骤：分析与舆论和舆情相对应的社会心理的情状；不光是有什么舆论就针对这些舆论进行引
导，而且要在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还要针对与舆论相对应的社会心理进行引导。这种对社会心理
的引导，与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干预、心理疏导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它是面向全社会的，
而并非只针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个人；既是舆论引导、又是心理引导，是两者紧密结合、兼而
有之的引导。
重温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下旬发生的哈尔滨水危机事件及与舆论的关系，我们不难悟出在舆论引导中

进行社会心理引导的重要性。关于水危机事件，哈尔滨市政府先后发布过两个公告。第一个公告，
不顾公众中已经出现的恐慌心理的苗头，隐瞒了松花江水体受到污染这一真实信息，以对哈尔滨市
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为由，须全市普遍停止供水４天 （被评价为撒了一个 “善意的
谎”）。结果是公告难以自圆其说，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有关地震、投毒、污染等谣言满天
飞，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公众的恐慌心理。这不仅是违逆社会舆情之所为，而且是取了无视社
会心理之下策。第二个公告，在万般无奈之下，政府公开了事实真相，披露了关于水危机的真实信
息，获得了稳定人心的良好效果。可见，维护社会的稳定，关键在于维护人心的稳定；维护人心的
稳定，关键在于发布的信息充分透明、及时公开。这无疑是政府信息公开所获得的成功，但何尝不
是读懂社会心理以后所采取的举措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呢？公开事实真相，公布关键信息，以此使社
会心理中引起恐慌的因素得以消除，公众与政府恢复了互信，舆论渐趋平缓、正常。可见，政府和
新闻媒体进行舆论引导，读懂社会心理这本大书何其重要！
至于说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７日１８时许，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在退休老干部庞玉成家，端起水杯当

众喝下松花江恢复供水以后的第一口水并通过电视台现场直播，则是政府官员消除社会心理中疑虑
成分的妙招。恢复供水后的自来水可以喝吗？它安全吗？会不会喝出问题来？这是在多少人心头萦
绕、挥之不去的问题。省长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给市民吃了颗大大的 “定心丸”。由于社会心理中的疑问消解了，社会舆论中的离心力也就向向心
力转变了。省长所做的事情并不复杂、也不费劲，但事情做到了点子上，因此效果极佳。关键在
于：正确瞄准并使巧劲解决了社会心理层面存在的疑虑，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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